
  

白玉老虎（下） 



连一莲的秘密

一

无忌坐在那里，两眼发直，好像已经动都不能动了。连一莲跳起来，冲
过去，道：“那壶酒里真的有毒？”
无忌道：“假的。”
连一莲怔了怔，道：“那壶酒里没有毒？”
无忌道：“没有。”
连一莲道：“既然没有毒，为什么不对？”
无忌道：“就因为没有毒，所以才不对。”
他叹了口气又道：“他们硬说酒里有毒，说得活灵活现，酒里却偏偏连
一点毒都没有，这当然不对！”
小雷大笑，道：“若不是我说得活灵活现，柳三更这老狐狸，又怎么会
中我的计？”
连一莲居然还不懂，又问无忌：“酒里既然没有毒，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子？”
无忌道：“我变成了什么样子。”连一莲道：“好像中了毒的样子。”
无忌笑了笑，说道：“好像中了毒，并不是真的中了毒，这其中的分别
是很大的。”
小雷道：“若不是他帮着我来做这出戏，我要得手只怕还没有这么容易。”
连一莲道：“你怎么知道他会帮你做这出戏？”
小雷道：“因为我知道他也不想让柳三更把他带回去。”
连一莲又问无忌：“你怎么知道他是骗人的？”
无忌道：“柳三更若是真的中了毒，他根本就不必说出来了。”
连一莲道：“他至少应该等到柳三更倒下之后再说。”
无忌笑着说道：“你总算变得聪明了些。”
连一莲闭上了嘴。
她刚才又发觉自己玩的那些花样，跟这些人比起来简直好像孩子玩的把
戏。
现在她才知道错了。
那并非“好像”孩子玩的把戏，那根本就“是”孩子玩的把戏。
——这其中的分别是很大的。

□ □
半面罗刹又在斟酒，每人都斟了一杯。
连一莲又忍不住问她：“公孙刚正家的后院里真有口甜水井？”
半面罗刹道：“真的。”
连一莲道：“你真的在那口井里下了毒？”
半面罗刹道：“真的。”
连一莲说道：“可是你没有在酒里下毒？”
半面罗刹看着她，眼睛在乌纱后闪闪发光，忽然笑道：“你是个好孩子，
我也喜欢你，所以我要告诉你，有两件事你一定要记住。”
连一莲道：“我听。”
半面罗刹道：“如果你想骗人，就一定要记住，你骗人的时候绝不能完



全说谎，你一定要先说十句真话，让每个人都相信你说的是真话之后，再说
一句谎话，别人才会相信！”
连一莲道：“有道理。”
半面罗刹道：“如果你不想被人骗，就一定要记住，井里有没有毒和酒
里有没有毒，那完全是两回事。”
连一莲叹道：“那的确是两回事。”
半面罗刹道：“这道理明明很简单，却偏偏很少有人明白。”
连一莲道：“如果每个人都明白这道理，还有谁会上当？”
半面罗刹微笑道：“就因为很少有人明白这道理，所以这世止天天都有
人在骗人。”
连一莲道：“一点都不错。”
穿红裙的姑娘也叹了口气，道：“完全正确。”

□ □
小雷举杯，无忌也举杯。
小雷看着他，忽然道：“你好像不太容易会上当？”
无忌笑了笑，道：“如果常常上别人的当，就不好玩了。”
小雷道：“你好像已变得不太喜欢说话。”
无忌道：“不该说的话，还是不要说的好，因为⋯⋯”
小雷道：“因为话说得太多，也不好玩了。”
无忌微笑道：“完全正确。”小雷道：吻是个聪明人，我”吓是又怯，
如果你跟我走，我 一定让你做我的副教主。”
 无忌不回答，反问道：“你要走？”
 小雷也不回答，也反问道：“一个什么都看不见的瞎子，怎么会知道我
在这里，怎么会找得到我？”
 无忌道：“因为有人告诉他的。”
 小雷道：“所以除了他之外，一定还有别人知道我在这里。”
 无忌道：“一定有。”
 小雷道：“我却不想再让别人找到我。”
 无忌道：“你不想。”
 小雷道：“我是不是应该赶快走？”
 无忌道：“越快越好。”
 小雷道：“你跟不跟我走？”
 无忌道：“如果你是我，你会不会跟我走！”
 小雷道：“不会。”
 无忌道：“为什么？”
 小雷道：“因为我要做就做教主，做副教主就不好玩了。”
 无忌道：“不好玩的事，只有哪种人才会去做？”
 小雷道：“只有笨蛋才会去做。”
 无忌道：“我是不是笨蛋？”
 小雷道：“你不是。”
 他慢慢地接着道：“我找别人做我的副教主，如果他不肯，他当然也不
能算是个笨蛋，最多也只不过能够算是个死人而已。”
 无忌道：“为什么？”
 小雷道：“因为就算他那时候不是死人，也很快就会变成个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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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忌道：“幸好我不是别人。”
小雷又盯着他看了半天，叹了口气，道：“幸好你不是。”

二

有种人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
如果他要来，谁也不知道他来的时候，他如已经来了，谁也挡不住他。
如果他要走，也没有人能留住他。
小雷就是这种人。
所以他走了，带着那个就算没有被点住穴道，也被气得半死的柳三更走
了。
他问过无忌：“你要不要我把他留给你？”
无忌不笨，所以他不要。
这个人就像是个烫手的热山芋，而且是天下最烫手的一个。
无忌道：“如果你一定要把他留下来，我说不定会杀了他的。”
小雷道：“你不想杀他？”
无忌道：“我不能杀他。”
小雷道：“为什么？”
无忌道：“因为我知道他也绝不会杀我的。”
小雷道：“就因为你知道他绝不会杀你，所以你那天才会找他去算那笔
账？”
那天就是去年的三月二十八，那笔账就是那天他准备要还给柳三更的那
笔债。
小雷知道这件事：“那天本来是个黄道吉日，也是你大喜的日子，你居
然把他找去，只因为你明知像他这种人绝不会在那种日子里把你杀了来还债
的。”
无忌道：“我好像有点知道。”
小雷道：“看来，你好像真的一点都不笨。”
穿红裙的姑娘忽然又叹了口气道：“如果他有一点笨，他就活不到现在
了。”

三

小雷终于走了。没有人问起过妙手人厨，这些人彼此之间根本漠不关心。
小雷真的有法子控制住他们？还是他们对小雷有什么企图？
不管怎么样，小雷都一定可以照顾自己的。
所以无忌并没有提醒他，只希望他不要太“如意”，一个人如果每件事
都要很如意，以后就难免会变得不如意了。
连一莲好像很怕无忌盘问她，不等无忌开口，她就抢着说：
“我知道你们师兄妹一定有很多后要说，我可不能陪你们，现在就算天
塌下来，我也得先去睡一觉再说。”
所以现在屋子里已经剩下他们师兄妹两个人。
穿红裙的姑娘勉强笑了笑，道：“你一定想不到忽然有个师妹来找你，
你好像根本就没有师妹。”



无忌道：“我没有。”
穿红裙的姑娘道：“你当然更不会想到这个师妹是我。”
无忌道：“我的确想不到。”
他看着她，微笑道：“你实在比真的女人还像女人。”
这个穿红裙的姑娘难道不是女人？
她垂下头，道：“我这么做，实在是不得已。”
无忌道：“你是不是有了麻烦？”
穿红裙的姑娘叹了口气，道：“我的麻烦简直大得要命。”
无忌道：“什么麻烦？”
穿红裙的姑娘道：“有几个极厉害的对头找上了我，我已经被他们逼得
无路可走，所以只有来找你。”
无忌道：“他们是什么人？”
穿红裙的姑娘道：“我并不想要你帮我去对付他们。”
无忌道：“为什么？”
穿红裙的姑娘道：“因为他们都是很不容易对付的人，我绝不能要你为
我去冒险。我也知道，你自己一定还有别的事要做。”
无忌并不否认。
穿红裙的姑娘道：“所以我只不过希望你能够让我暂时在这里躲一躲，
我相信他们绝不会找到这里来。”
她叹了口气，又道：“我本来不想给你添麻烦的，如果你有困难，我随
时都可以走。”
无忌道：“我们是不是朋友？”
穿红裙的姑娘道：“我希望是的。”
无忌道：“一个人有困难的时候，不来找朋友找谁？”
穿红裙的姑娘看着他，目光中充满感激。
可是无忌一转过身，她的眼光就变了，变得阴沉而恶毒。
她到这里来，当然不是真的为了要避仇，她是来杀人的。
她要杀的人，就是赵无忌。
现在她没有出手，只不过因为她没有把握能对付赵无忌。
她在等机会。
因为“她”就是无忌新交的“朋友”李玉堂，也就是唐玉！
无忌一定连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位朋友就是唐玉。
他转过身，看看厅外的梧桐，沉思了很久，忽然道：“你不能留在这里。”
唐玉一惊，脱口问道：“为什么？”
无忌道：“因为我明天一早要出门去，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不放心。”
唐玉道：“那么我⋯⋯”
无忌道：“你可以跟我一起走，就当做我的家属，我叫人去替你准备一
辆大车，我相信，谁也不会到我的车子里去找人的。”
唐玉道：“你准备到哪里去？”
无忌道：“到川中去。”
他微笑，又道：“那些人在两河找你，你却已到了川中，那岂非妙得很？”
唐玉也笑了：“那真是妙极了。”
他真是觉得妙极了。
在路上他的机会当然更多，一到了川中，更是羊入虎口。



连他自己都想不到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得来竟完全不费工夫。
他忍不住问道：“我们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无忌道：“明天一早就走。”
唐玉道：“那位连公子是不是也一起去？”
无忌道：“她不会去的。”
唐玉道：“为什么？”
无忌道：“因为，她害怕我打破她的头。”

□ □
无忌也显得很愉快。
他本来就喜欢帮朋友的忙，何况此去川中，千里迢迢，能够有这么样一
个朋友结伴同行，更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他一直把这朋友送回客房才走。
看着他走出去，唐玉几乎忍不住要大笑出来——这次赵无忌真是死定
了。

四

夜更深，人更静。
如果在从前，只要无忌一回来，就一定会把每个人都吵醒，陪他聊天，
陪他喝酒。
他一向喜欢热闹。可是现在他已变了，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变了。
他虽然不是个愁眉苦脸，悲愤欲绝，让别人看见都会伤心得难受的孝子，
但是，他也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风流洒脱，有什么就说什么的赵无忌了。
现在他已学会把话藏在心里，他心里在想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因为他既不想再上当，也不想死。

□ □
庭园寂寂。
黑暗的庭园，居然还有个窗户里仿佛有灯光在闪动。
微弱的灯光，有时明，有时灭。
那里正是赵简赵二爷的书房，自从赵二爷去世后，那地方一直都是空着
的，很少有人去，三更半夜时，更不会有人。
如果没有人，怎么会有灯火闪动？
无忌却好像不觉得奇怪，能够让他惊奇的事，好像已不多。

□ □
书房里果然有人，这个人居然是连一莲。
她好像在找东西，房里每个书柜，每个抽屉，都被她翻得乱七八糟。
无忌悄悄地进来，在她身边看着她，忽然道：“你在做什么？找到了没
有？”
连一莲吃惊地回过头，吓呆了。
无忌道：“如果你没有找到，我可以帮你找，这地方我比你熟。”
连一莲慢慢地站起来，拍了拍衣裳，居然笑了笑，道：“你猜我在找什
么？”
无忌道：“我猜不出。”
连一莲道：“我当然是在找珍珠财宝，难道你还看不出我是个独行大



盗？”
无忌道：“如果你是个独行大盗，那么你非饿死不可。”
连一莲道：“哦？”
无忌道：“如果你万一没有饿死，也一定会被人抓住剥光衣服吊起来，
活活被打死。”
他冷笑又道：“因为你不但招子不亮，而且笨手笨脚，你在这里偷东西，
一里外的人都可以听得到。”
连一莲道：“你现在是不是想把我⋯⋯把我吊起来？”
“剥光衣服”这四个字，她非但说不出，连想都不敢想。
无忌道：“我只不过想问你几句话而已，可是我问一句，你就得说一句，
如果你不说，我就要⋯⋯”
连一莲道：“你就要怎么样？”
无忌道：“你最怕我怎么样？我就会那样。”
连一莲的脸已经红了，一颗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好快。
无忌道：“我知道你不姓连，也不叫连一莲。”
他沉下脸，冷笑着又道：“你最好赶快说出来，你究竟姓什么？叫什么？
到这里来想于什么？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要来缠住我？”
连一莲垂下头，眼珠子偷偷地打转，忽然叹了口气，道：“你难道真的
一点都看不出？”
无忌道：“我看不出。”
连一莲道：“如果一个女孩子不喜欢你，会不会来找你！”
无忌道：“不会。”
连一莲头垂得更低，作出一副羞人答答的样子，轻轻他说道：“那么你
现在总该明白我为什么要来找你了。”
无忌道：“我还是不明白。”
连一莲几乎要跳了起来，大声道：“难道你是个猪？”
无忌说道：“就算我是猪！也不是死猪。”
连一莲忽然笑了。
就在她开始笑的时候，她的人己跃起，手已挥出，发出了她的暗器。
经常在江湖中走动的人，身上差不多都带着暗器，只可惜她的暗器既不
毒辣，手法也不太巧妙，比起唐家的独门暗器来，实在差得远了。
如果她笑得很甜，很迷人，让别人想不到她会突然出手，这一着也很厉
害。
只可惜她笑得偏偏又不太自然。
她自己也知道用这法子来对付赵无忌，成功的希望并不大。
只可惜她偏偏又没有别的法子。
想不到这个法子居然很有效，赵无忌居然没有追出来。
凉风扑面，夜色阴寒，一幢幢高大的屋脊都已被她抛在身后。
她心里忽然有了种奇怪的感觉，竟仿佛希望无忌能够追上来。
因为她知道，只要一离开这里，以后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也永远不会再
看到那个脸上带着条笑靥般刀疤的年轻人。
也许她根本就不该到这里来，他们根本就不该相见。但是她已经来了，
她的心上已留下了个永远无法忘怀的影子。
她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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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追了上来，把我抓了回去，我会不会把我的秘密告诉他？
——如果他知道了我的秘密，会怎么样对我？
她没有想下去，她连想都不敢想。
现在，她就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了，到了那里之后，他们就更不会有
再见的机会。
——不见也好，见了反而烦恼。她轻轻叹了口气，打起精神，迎着扑面
的凉风，掠出了和风山庄。她决心不再回头看一眼，决心将这些烦恼全都抛
开。可是她偏偏又觉得心里忽然有了种说不出的悲伤和寂寞。因她永远不能
向人倾诉。



与虎同行

一

暗器已被击落在地上，是几枚打造得很精巧的棱子镖，黑暗中闪闪的发
着银光。这种暗器不但轻巧，而且好看，有时候甚至可以插在头上当首饰。
有很多女孩子都喜欢找人去打造一点这样子的暗器带在身上，她们也并
不是真的想用它伤人，只不过觉得很好玩而已。
这种又好看、又好玩的暗器，当然挡不住赵无忌这种人的。
他没有去追她，只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去追。
——就算追上了又如何，难道真的能把她剥光衣服吊起来，严刑拷问。
不管她究竟是什么来历，不管她有什么秘密，她对无忌绝没有恶意。
这一点无忌当然看得出。
所以他非但不想去追，连她的秘密也不想知道了。
——像她那么样一个女孩子，反正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
后来，他才知道自己错了，错得很可怕。

□ □
书房里乱得简直就像是个刚有一群黄鼠狼经过的鸡窝一样。
无忌没有点灯。
他不想在这么乱的地方找火种，只希望能在这里静静的坐一下，把这些
日子里发生的事静静的想一想，因为以后恐怕就不会有这种机会了。
他想到了他的父亲，想到了那个悲惨可怕的“黄道吉日”，想到了凤娘，
想到了司空晓风，也想到了唐玉和上官刃。
他总觉得在这些事里还有一个结没有解开。
如果他一日解不开，这个结迟早总会把他的脖子套住，把他活活地吊死。
不幸的是，虽然他知道有这么样一个结，却一直都找不出这个结在哪里？
他忍不住轻轻叹息，院子里也有人在轻轻叹息。
叹息声虽然很轻，可是在夜深入静的时候忽然听到，还是会让人吃惊。
无忌却连动都没有动。
他好像早就知道今天晚上还会有人来找他的。

□ □
黑暗中果然出现了一个人，走到门口忽然道：“你是不是在等人？”
无忌道：“你怎么会知道我在等人？”
这人道：“因为等人的时候用不着点灯，来的是什么人，你不必看也知
道。”
她笑了笑，又道：“你当然想不到这时候还会有人到这里来，更不会想
到来的是我。”
无忌承认：“我的确想不到。”
来的这个人居然是连一莲，她居然又回来了。
连一莲道：“你心里一定在想我这个人实在是阴魂不散，好不容易才走
掉，又回来于什么？”
无忌道：“我正想问你，你回来干什么？”
连一莲叹了口气，道：“这次倒不是我自己愿意回来的。”
无忌道：“难道有人逼你回来？”



连一莲道：“如果不是人，就一定是我又活见了鬼。”
无忌道：“你好像经常会活见鬼。”
连一莲叹道：“那只不过因为你这地方的鬼太多，男鬼女鬼，老鬼少鬼，
什么样的鬼都有。”
无忌道：“这一次你见到的又是什么鬼？”
连一莲道：“是个老鬼。”她苦笑，“这个老鬼的本事好像比那个小鬼
还大得多，不管我往那边走，忽然间他就挡住了我的路，我简直连一点法子
都没有。”
她的胆子虽然小了一点，出手虽然软了一点，可是她的轻功却很不错。
这次她遇见的，无论是人是鬼，轻功都一定远比她高得多。
轻功比她高的人并不多。
无忌说道：“他一定要逼着你回来找我！”
连一莲道：“他以为我骗了你，要我回来把话老实告诉你！”
无忌道：“你肯不肯说。”
连一莲道：“我说的，本来就是老实话。”
无忌道：“你是个独行大盗，到这里来，只不过是想来捞一票。”
连一莲道：“你不信？”
无忌叹了口气，道：“你真的要我相信？”
连一莲冷笑，道：“你为什么不能相信，难道只有男人才能做独行大盗，
女人也一样是人，为什么不能做强盗？”
她越说越觉得理直气壮，连自己都不禁有点佩服自己了，好像觉得自己
总算替女人出了口气，因为她已经替女人争取到强盗的权力。
无忌居然也不反对：“女人当然可以做强盗，除了采花盗之外，什么样
的强盗都可以做！”
他又叹了口气：“我只不过觉得你看起来不像是个强盗而已。”
连一莲道：“强盗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应该在头上挂个招
牌？”
无忌道：“你真的是个强盗？独行大盗？”
连一莲道：“当然是真的，如果你还不信，我也没法子。”
无忌道：“我相信。”
连一莲舒了口气，道：“你相信就最好了。”
无忌道：“不好。”
连一莲道：“有什么不好？”
无忌道：“你知不知道我们抓住一个强盗的时候，是用什么法子对付他
的？”
连一莲摇头。
无忌道：“有时候我们会把他剥光衣服吊起来，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挖出
他的眼睛，割下他的耳朵，打断他的腿。”连一莲脸色变了，勉强笑道：“对
女人你们当然不会这样做的。”无忌道：“女人也一样是人，她既然能做强
盗，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对她。”
连一莲说不出话来了。无忌道：“可是，我当然不会这么做的，我们总
算是朋友。”连一莲笑道：“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这么凶狠的人。”无忌也
笑了，忽然问道：“你有没有听见过司空晓风这名字？”连一莲道：“没有
听过这个名字的人，一定是聋子。”



司空晓风确实是江湖中的名人，非常有名。
无忌说道：“你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连一莲道：“听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美男子，可是谁也不知道他为了什
么，一直都没有成婚，而且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有过来往。”
女人最关心，最注意的总是这些事。
对一个男人来说，这些事却绝不是最重要的一部份。
无忌道：“你还知道什么？”
连一莲道：“听说他的内家绵掌和十字慧剑，都可以算是江湖第一流的
功夫，连武当的掌门人都说过，他的剑法绝对可以排名在当今天下十大剑客
之中，甚至比他们武当派的名宿龙先生还高一点。”
无忌道：“还有呢？”
连一莲想了想，道：“听说他也是当今十个最有权力的人之她又解释：
“因为他本来就是大凤堂的四大巨头之一，自从大风堂的总堂主云飞扬老爷
子闭关练剑之后，大风堂的事，就全都由他作主了，他一声号令，最少有两
三万个人会出来为他拼命。”
无忌道：“还有呢？”
连一莲道：“这还不够？”
无忌道：“还不够，因为你说的这几点，并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连一莲道：“哦？”
无忌道：“他的剑法虽然高，却还比不上他的轻功。”
连一莲道：“哦？”
无忌道：“你的轻功也不弱，可是你如果碰到他，不管要从哪里逃，他
都可以挡在你的前面，你连一点法子都没有。”
连一莲终于明白了：“刚才把我逼回来的那个就是司空晓风？”
无忌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我只知道他已经来了。”
连一莲道：“你怎么知道的？”
无忌道：“因为我知道柳三更是个瞎子，的的确确是个瞎子。”
连一莲道：“柳三更是不是瞎子，跟司空晓风有什么关系？”
无忌道：“一个瞎子怎么会知道如意大帝就是他要找的小雷？怎么会知
道小雷在这里？就算他的耳朵比别人灵，这些事也不是用耳朵可以听得出来
的。”
连一莲道：“所以你认为一定是别人告诉他的？”
无忌道：“一定。”
连一莲道：“这个‘别人’一定就是司空晓风？”
无忌道：“一定。”
连一莲道：“为什么？”
无忌道：“因为，我再也想不出第二个人。”
这个理由并不能算很好，可是对连一莲来说，却已经够好了。
连一莲并不是很讲理的人！
无忌道：“我虽然不会把你吊起来，也不会割你的耳朵，别人却说不定
会这样做的。”
连一莲道：“你说的这个‘别人’，也是司空晓风？”
无忌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淡淡他说：“大风堂门下的子弟，并不是
很听话的，如果有个人一声号令，就能够让他们为他去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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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了笑：“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
他笑得很温和，可是脸上那条刀疤却使得他的笑容看来仿佛有些阴沉残
酷。
他接着又道：“从我十三岁的时候开始，我父亲就叫我每年到他那里去
住半个月，一直到二十岁的时候才停止。”
连一莲道：“那么你一定也学会了他的十字慧剑。”
无忌道：“我父亲叫我去学的，并不是他的剑法，而是他做人的态度，
做事的法子。”
连一莲道：“所以，你比别人更了解他。”
无忌道：“所以我知道他要你回来，并不是真的要你跟我说老实话的！”
连一莲道：“为什么？”
无忌道：“因为，他也知道你不会说。”
连一莲道：“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逼着我回来找你？”
无忌道：“他知道你是我的朋友，他不愿自己出手来对付你，所以才把
你留给我。”
连一莲想笑，却没有笑出来：“他是不是想看看你会用什么法子对付
我？”
无忌道：“他也很了解我，我虽然不会剥光你的衣服，把你吊起来，也
不会割下你的耳朵、打断你的腿，他知道我绝不会做这种事。”
连一莲又舒了口气，道：“我也知道你不会。”
无忌凝视着她，一个字一个字他说：“可是我会杀了你！”
他的态度还是很温和，但这种温和沉着的态度，却远比凶暴蛮横更令人
恐惧。
连一莲的脸色已发白。
无忌道：“他要你回来，就是要我杀你，因为你的确有很多值得怀疑的
地方，我就算杀错了你，也比把你放走的好。”
连一莲吃惊地看着他，就好像第一次看清这个人。
无忌道：“现在我们虽然看不见他，他却一定看得见我们，如果我不杀
你，他一定会觉得很惊奇，很意外，却一定不会再拦住你了。”
他忽然又笑了笑，慢慢地接着道：“所以我就要让他惊奇一次。”
连一莲又怔住。
无忌道：“所以你最好赶快走吧，最好永远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连一莲更吃惊。
她刚才本以为自己已经看清了这个人，现在才知道自己还是看错了。
她忽然道：“我只有一句话问你。”
无忌道：“你问。”
连一莲道：“你为什么要放我走？”
无忌道：“因为我高兴。”

□ □
这理由当然也不能算很好，可是对连一莲来说，却已够好了。

二

夜更深，更黑暗。



司空晓风在黑暗中走来的时候，无忌还是静静地坐在那里。
他早就知道司空晓风会来的。
司空晓风也坐了下来，坐在他对面，看着他，过了很久，才长长叹息，
道：“你说的不错，柳三更的确是我带来的，我的确希望你杀了那个女人。”
无忌道：“我知道。”
司空晓风道：“小雷是个很危险的孩子，只有让柳三更把他带回去最好。”
无忌道：“我明白。”
司空晓风道：“但是我却不明白，刚才你为什么不杀了她？”
无忌没有回答。
他根本就拒绝回答这句话。
他相信司空晓风一定也知道，如果他拒绝回答，谁也设法子勉强他。
司空晓风等了很久，忽然笑了笑道：“我有很多话要问你，你高兴说的，
就说出来，不高兴说的，就假装没有听到。”无忌也笑了笑道：“这样子最
好。”
司空晓风道：“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上宫刃的下落？”
无忌道：“是的。”
司空晓风道：“你是不是一定要去找他？”
无忌道：“是的。”
司空晓风道：“你准备在什么时候走？”
无忌道：“明天早上。”
司空晓风道：“你是不是准备一个人走？”
无忌道：“不是。”
司空晓风道：“还有谁？”
无忌道：“李玉堂。”
司空晓风道：“你知道他的来历？”
无忌道：“不知道。”
司空晓风道：“你能不能够把他留下来？”
无忌道：“不能。”
司空晓风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带他走？”
无忌道：“这句话我没有听见。”
司空晓风笑了：“现在我只有最后一句话要问你了，你最好能听见。”
无忌道：“我在听。”
司空晓风道：“有没有法子能留住你，让你改变主意？”
无忌道：“没有。”

□ □
司空晓风慢慢地站起来，慢慢地走了出去。
他果然没有再问什么，只不过盯着无忌看了很久，仿佛还有件事要告诉
无忌。
可是他并没有说出来。
世上绝没有任何人比他更会隐藏自己的心事，也绝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
会保守秘密。
——他心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他明明很想说出来，为什么又偏偏不
说？
——是他不肯说？还是根本不能说？



他走得很慢，瘦长的身子看来已有些佝偻，好像有一副看不见的重担压
在他身上。
看着他微驼的背影，无忌忽然觉得他老了，昔日纵横江湖的美剑客，如
今已变得只不过是个心情沉重、满怀心事的老人。这还是无忌第一次有这种
感觉。
一个人心里如果有太多不能说出来的心事和秘密，总是会老得特别快
的。
因为他一定会觉得十分孤独，十分寂寞。对这个饱经忧患的老人，无忌
虽然也很同情，却又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
——他究竟有什么事要瞒着我？
——我一直找不出的那个结，是不是应该往他身上去找？

□ □
已经走出了门，司空晓风忽然又回来，缓缓道：“不管上官刃现在已变
成了什么样的人，以前我们总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他的声音里充满
感伤：“现在我们都已老了，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有样东西，
我希望能替我还给他。”
无忌道：“你欠他的？”
司空晓风道：“多年的朋友，彼此间总难免有些来往，可惜我们现在已
不是朋友，我一定要在我们还没有死的时候，了清这些账。”
他凝视着无忌，又道：“所以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把这件东西在他
临死之前交给他。”
无忌沉思着，道：“如果死的不是他，而是我，我也一定会在我临死之
前交给他。”
司空晓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我相信你，你既然答应了，就一定
会做到的。”
他好像并不十分关心无忌的死活，也没有故意作出关心的样子。
无忌道：“你要我带走的是什么？”
司空晓风道：“是一只老虎。”
他真的从身上拿出了一只老虎：“你一定要答应我，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你都不能把这只老虎交给别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不能让它落入别人
手里。”
无忌笑了，苦笑。他忽然发觉司空晓风把这只老虎看得远比他的性命还
重要。
他说：“我答应你！”

□ □
这是只用白玉雕成的老虎。
这是只白玉老虎。

三

四月初七，晴。
无忌终于出发了，带着一个人和一只白玉老虎，从和风山庄出发了。
他的目的地是唐家堡，名震天下的唐门独门毒药暗器的发源地。
唐门的子弟，高手云集，藏龙卧虎，对他来说，那地方正无异是个龙潭，



是个虎穴。他要闯龙潭，捣虎穴，取虎子。
他还要把这只白玉老虎送到虎穴去。
陪他同行的，正是只虎视耽耽，随时都在伺机而动，准备把他连皮带骨
都吞下去的吃人老虎。



第七章  虎山行

送入虎口

一

四月十一，晴。
中原的四月，正如三月的江南，莺飞草长，正是春光最艳，春色最浓的
时候，只可惜这时候春又偏偏已将去了。
夕阳最美时，也总是将近黄昏。
世上有很多事都是这样子的，尤其是一些特别辉煌美好的事。
所以你不必伤感，也不用惋惜，纵然到江湖去赶上了春，也不必留住它。
因为这是人生，有些事你留也留不住。
你一定要先学会忍受它的无情，才会懂得享受它的温柔。

□ □
车窗是开的，春风从垂帘间吹进来，把远山的芬芳也带进车厢里来了。
唐玉斜倚在车厢里，春风刚好吹上他的脸。
他心情愉快，容光焕发，看起来实在比大多数女人都像女人。
风吹垂帘，刚好能看见骑在马上，跟在车旁的赵无忌。
他们已经在路上走了，如果他高兴，赵无忌现在已经是个死人。
这四五天里他至少已经有过十次机会可以下手，就连现在都是个很好的
机会。
从车窗里看过去，赵无忌简直就是个活靶子，从后脑，到后腰，从颈子
后面的大血管，到脊骨下的关节，每个地方都在他的暗器威力范围之内，只
要他出手，要打哪里，就可以打哪里。
他没有出手，只因为他还没有十分把握。
赵无忌不但武功高，反应快，而且并不笨，要对付这种人，绝不能有一
点疏忽，更不能犯一点错。
因为，这种人绝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的。
所以你一定要等到绝对有十分把握，可以一击命中的时候再出手。
唐玉一点都不急。
他相信这种机会随时都会出现的，他也相信自己绝不会错过。

□ □
他并没有低估赵无忌。
经过了师子林花月轩那一次事之后，他当然也看得出赵无忌是个什么样
的角色。
他当然也不会低估自己。
这次他的计划能进行得这么顺利，看起来好像是因为他的运气不错，所
以才会机缘巧合，赵无忌才会自投罗网。
可是他并不认为他是靠运气成事的。
他认为“运气好”的意思，只不过是“能够把握机会”而已。
一个能够把握机会的人，就一定是个运气很好的人。
他的确没有错过一次机会。
花月轩的那次行动已经功败垂成，而且败得很惨。



可是他立刻把握住机会，出卖了胡跛子，所以他才有机会和赵无忌交朋
友，才能让赵无忌信任他，愿意跟他交朋友。
对他来说，出卖一个人。简直比吃块豆腐还简单，是不是能把握住那次
机会，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能把握住那次机会，他甚至不惜出卖他的老子。
因为那的确是成败的关键。
他相信那天绝不会有人怀疑他跟胡跛子是一路，更不会有人想到他就是
唐玉。
如果有人一定要认为这是运气，这运气也是他自己造成的。
他对自己很满意。

□ □
无忌骑的马，当然是匹千中选一的好马。
千中选一的意思，就是说你从一千匹马中，最多只能选出这么样一匹马。
大风堂的马厩也和大多数城市里的妓院一样，分成“上，中，下”三等。
上等妓院的女人，绝不是普通人能够“骑”得上去的。
上等马厩里的马也一样。
大风堂门下的子弟，如果不是有极重要、极危险的任务，也休想能骑上
“上厩”中的马。
无忌不是普通人。
无忌是赵简赵二爷的独生子，赵二爷是大凤堂的创始人，也是大凤堂的
支柱。
如果没有赵二爷，大风堂说不定早就垮了，如果没有赵二爷，也许根本
就没有大风堂。
无忌也许还不懂怎么样去选择朋友，可是他对马一向很有研究，也很有
眼光。
他选择一匹马，甚至比一个精明的嫖客选妓女更挑剔。
这匹马他是从三十二匹千中选一的马里选出来的。
唐玉也看得出这是匹好马，可是他的兴趣并不在这匹马身上。
他好像对这匹马的皮鞍很感兴趣。
那是用上好的小牛皮做成的，手工也很考究精致，针脚缝得很密，如果
不仔细去看，很难看得出上面有针眼。
可是不管什么样的马鞍都一定要用皮线缝边，再把蜡打在针脚上，磨平
打光，让人看不出上面的线脚和针眼来。
唐玉看着骑在马鞍上的赵无忌，忽然想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如果制造这副马鞍的皮匠在缝边的时候，曾经不小心弄断过一根
针。
——如果他一时大意，没有把弄断的针尖从针脚里拿出来，就开始打蜡
上光，把这半截针尖也打进针眼，看不见了。
——如果这半截针尖有一天忽然又从针脚里冒了出来。
——如果这时候正好有个人坐在这副马鞍上。
——如果这时候正好是暮春，衣裤都不会穿得太厚。
——那么这半截针尖冒出来的时候，就会刺穿他的裤子，刺到他的肉。
——被针尖刺了一下，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他也许连痛都不会觉得痛，
就算觉得有点痛，也绝不会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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